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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是一种
劳资双赢的新型用工关系吗

引 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对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深入渗透，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在国内外迅速

兴起。短短数年内，即时出行、即时送餐、互联网家政服务、按需软件开发、在线劳动众包等新兴行业就

已发展成为经济的重要新生力量。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16年进行的调查表明，在过去一年中约8%的

美国成年人曾通过某种在线零工平台取得收入[1]。在中国，据滴滴出行发布的报告，2017年有超过2100

万人曾作为司机在滴滴出行平台上提供叫车服务[2]15。美团研究院2018年发布的报告也显示，2018年有

270多万人曾作为送餐员为美团外卖送餐[3]5。

零工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巨大成功在社会上和学界中催生了这样一种主流观点：基于数字平台的零

工经济既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微型企业家”，运用知识和网络“实现个人理想中的职业成功以及个

人生活成功”[4]；也使得企业可以根据用工需求购买工人劳动，降低用工成本、提高企业效率[5]。总之，基

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是一种运用新技术的新型灵活用工方式，可以实现劳资双赢。那么，零工经济究

竟是怎样一种经济形式？哪些工作领域属于零工经济的范畴？零工经济产生的背景是什么？零工经济是

如何运行的？它对不同类劳动者的影响如何，是否真的能带来劳资双赢？

我们的分析表明，零工经济是在数字平台推动的新一轮标准化和模块化过程促进下，资本弹性积

累模式的最新发展，是数字时代包买商和计件工资的再现。未经规制的零工经济为一些劳动者提供了

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大的市场需求，但也使得风险和成本被更容易地转嫁给劳动者。只有考虑多方利

益对零工经济进行规制和引导，才能使应用新技术的零工经济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精英计划资助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吴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

究生。

借助能够广泛采集和匹配信息的数字平台，零工经济实现了众包劳动和按需服务的大规模组

织，是一种符合资本弹性积累要求而产生的新型用工关系。在零工经济中，劳动者可以自由选择工

作时间，但需要接受“独立承包商”的地位并付出社会保障缺失的代价。零工经济为高技能劳动者

和兼职劳动者提供了更灵活的工作机会和较高的总收入。低技能全职零工劳动者则迫于生活和竞

争的压力主动选择工作时间的延长和工作强度的增大，日益面临收入和工作日程的不稳定化。只

有考虑多方利益对零工经济进行规制和引导，才能使应用新技术的零工经济实现劳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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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工经济：定义、类型与兴起背景
要对零工经济及其影响进行分析，首先需要对其定义、类型与兴起背景等基础概念进行考察，以明

确所讨论的对象及其特征。

（一）零工经济的定义

对于零工经济的定义与范畴，学界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有学者认为，零工经济是以具有大量临时

雇员和少数长期雇员的影子公司为特征的经济形式[6]171。也有学者根据“零工”一词具有的“临时工作”

涵义，将零工经济定义为“演进到能够支持这种独立工作形式（即临时工作）的公司和商业体系”[5]18。还

有许多学者在研究时没有作出定义，对零工经济的类型与范畴进行了直接的界定和举例。但学者们通

常都认为在线叫车平台Uber、外卖平台Deliveroo和微型工作平台Amazon Mechanical Turk（亚马逊

土耳其机器人网站，简称MTurk），是零工经济的典型代表。

我们认为，临时工作并非以Uber等公司为代表的新经济的本质特征。第一，临时工作并不能准确

概括当下新经济形式中工作的性质。Uber、MTurk、Deliveroo平台上的许多劳动者都是全职进行工作，

且已在平台上工作较长时间。其中MTurk上工作超过3年的劳动者占比就高达29%[7]36。实际上，这类劳

动者通常作为“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①，接受并完成一个接一个的计件付费的短期

服务任务，也即是“零工（Gig Work）”。第二，从事零工工作的“独立承包商”也并非新鲜事物。据美国劳

工统计局的调查，早在1995年美国就业人口中“独立承包商”的比例就高达6.7%[8]4，这几乎与2017年的

相应数据（6.9%）持平[9]2。

当下新经济形式较以往临时工作和零工工作的不同之处，实际上在于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平台对于

供求的大规模匹配和劳动的高效率组织。过去的零工劳动者往往由企业、家庭或个人临时雇用，组织十

分松散且规模通常很小。例如，过去打车服务的规模通常限制在城市的边界之内，有意乘车的顾客需要

在道路旁等待空载出租车的经过。只有在能够广泛采集和匹配信息的数字平台兴起之后，企业借助数

字平台进行大规模的供求即时匹配，并高效率地组织数量众多的“独立承包商”进行零工劳动，才真正

形成了一种大规模、高度组织化的经济形式，导致了以Uber、Deliveroo、MTurk为代表的大型跨地区零

工工作中介和组织平台的崛起。因此，我们将零工经济定义为数量众多的劳动者作为“独立承包商”，通

过数字平台企业的中介和组织自主提供计件工作的经济形式。

（二）零工经济的主要类型

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众包（Crowdsourcing）经济和按需服务（On-demand
Service）经济。这两种形式是沿着资本追求弹性积累的两个不同方向发展而来的。

众包经济起源于将工作进行模块化分包，跨越空间寻找更低价劳动力的努力。“众包”的概念最初

由美国《连线》杂志专栏作家杰夫·豪在2005年提出，指“将劳动分解成小零件，或者单元”[10]26（又称“微

型工作（Microtasks）”[7]1），并通过互联网向“分散在全世界的人才”进行“超级外包”[10]22。目前众包经济

的最典型例子，是美国的MTurk和德国的Clickworker网站。众包经济的基本运行机制是：劳动需要者

在中心化的劳动众包数字平台上发布劳动需求信息，符合资质要求的众包劳动者自主选择接单并按要

求完成任务，劳动需要者根据任务完成情况支付报酬。劳动众包的对象通常是单调枯燥的重复性文职

工作。据国际劳工组织在2015年和2017年对75个国家3500名众包劳动者的调查，目前众包劳动的主

要内容包括参与调查或实验（65%）、刷流量（46%）、数据采集（35%）、信息转录（32%）、内容创造与编辑

①包括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actor）、独立顾问（Independent Consultant）和自由职业者（Freelance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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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训练人工智能（8%）①等[7]xviii。众包经济通常以网络为基础，劳动请求的发布、接受，以及所完成任

务的提交和支付，都集成在同一个劳动众包数字平台上进行。如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网站的官方宣传

语所言，在线众包平台使得个人和企业可以在“全球性、全天候的按需劳动力市场”中采购，以“优化效

率、提高流动性并降低成本”②。

按需服务（On-demand Service）经济则起源于使无法模块化分包的劳动进行自雇者和消费者大规

模即时、直接匹配（即点对点外包）的努力。这类劳动通常包括需要在线下面对面进行的交通（Uber）、家

政（Care.com）、送餐（Deliveroo）、日常杂务跑腿（TaskRabbit）、医疗服务（Medicast），富有专业性的设

计、程序开发、创意写作（Upwork）、商务咨询（Business Talent）等劳动。它们暂时较难被机器和算法有

效率地替代，也难以进一步模块化分包。因此，通过数字平台的匹配由消费者直接向单个个体劳动者

（或团体）进行购买，同时抽取中介费用，比由企业来购买并组织这样的劳动再向个体消费者进行出售

效率更高。按需经济的基本运行机制是：服务需求者在平台上发布需求信息，服务提供者接单（或平台

直接智能派单），服务完成后通过平台支付；或服务提供者公布可服务时间，服务需求者根据服务提供

者的信息进行挑选。零工经济平台不仅提供交易信息的发布、匹配、支付等的基础设施，还积极参与设

定服务的最低质量标准以及劳动力的选择和管理。线下面对面按需服务建立在数字平台的即时匹配之

上，但“以地域为基础，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11]3；约98.8%的线下交通零工工作和72.5%的教育和健康

零工工作，都是线下面对面进行的③。无需面对面进行的专业性服务则通常通过网络完成。

（三）零工经济兴起的技术-社会背景

自1970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形成的标准雇佣关系（Standard Employment Re-

lationship）逐渐走向解体，资本主义社会正经历又一次“大转型”。以美国为例，到1995年美国临时就

业人口达到六百余万，占总就业人口的比率达4.9%[12]6-7；选择非正规就业关系④的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

9.8%，其中所占份额最大的“独立承包商”就占据了总就业人口的6.7%[8]4。到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2005

年，美国临时就业人口为总就业人口的4.1%，选择非正规就业关系的人口则上升到总就业人口的

10.7%[13]2。

这种标准雇佣关系的解体，是基于大规模生产的组织化资本主义解体、基于灵活专业化的弹性积

累兴起的一个侧面。为了应对1970年代以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加快的技术变革速率以及新兴工业化国

家的竞争，资本主义企业开始从大规模生产转向大规模定制，迫切寻求资本的弹性积累。这开启了一系

列“企业瘦身、流程再造、业务重组和归核化”[15]57的努力。在劳资关系层面，这种努力就表现为尽量减少

实际雇佣的劳动力，采用各种替代性安排补充非核心的劳动力使用需要。早在1984年，英国管理学家

Atkinson就提出了“弹性企业（Flexible Firm）”模型，将企业使用的劳动力按照对核心业务的重要程

度分解为核心劳动力（雇员）、第一级边缘劳动力（自雇者）和第二级边缘劳动力（短期合同工、兼职工

等）。核心劳动力的使用追求功能弹性，边缘劳动力的使用追求数量弹性[16]29。在数字信息技术飞速发

展，信息传播广度、速度和效率大幅提升的今天，零工经济就是在数字平台推动的新一轮标准化和模块

化过程促进下，利用数字技术的杠杆将数量弹性发挥到新高度的经济形式，是数字时代包买商和计件

①“刷流量”指按照劳动请求者要求访问特定网站、观看特定视频、关注特定用户等有意的流量制造行为；“信息转录”指将不同类
别的非数字信息（如录音、路牌、结账单）转录为可编辑的数字信息；“内容创造”包括简单的绘图、写作等；“训练人工智能”指采集原始
数据、进行数据标注等以训练人工智能算法。

②参见MTurk官方网站：https://www.mturk.com。
③数据由美国劳工统计局《以数字设备为中介的就业》调查报告的表1计算得出。[14]

④即替代性工作安排（Alternative Arrangements），包括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随时候召工人（On-call Work-
ers）、临时工介绍所（Temporary Help Agency Workers）、劳务公司工人（Workers Provided By Contract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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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制度的再现。

二、控制与效率：零工经济的运行机制
零工经济平台并非简单地提供信息匹配中介。相反，平台积极地制定有利于自身扩张和利润赚取

的规则体系。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三类机制是：通过劳动者独立承包商地位的认定进行雇主法律责任

的规避；通过平台算法与直接数据、用户的反馈数据进行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和监督；通过控制劳动

者的直接劳动过程及其结果进一步促进自身的资本积累。

（一）借助“独立承包商”认定规避雇主法定责任

在美国，劳动法和就业法等一系列法律规定，雇员有权获得最低工资、加班费、休假、各类保险、组

织和集体谈判的权利等一系列法定的福利和保护[17]8。在中国，劳动者也有权获得各项社会保险和福

利、休假、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①等一系列法定福利和保护。但零工经济平台通常要求劳动者承认自己

为独立承包商，从而拒绝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提供各类保险、对劳动者的劳动资料进行补偿。在这

种情况下，平台无需为劳动者支付工资，就可以从用户为服务支付的费用中抽成，或向劳动者和消费者

收取会员费作为平台收入。这意味着零工经济平台本身可以极端灵活地按照每一个需求提供服务，不

用进行任何工资和劳动资料成本的预付和补偿。

在借助“独立承包商”认定规避雇主法定责任后，零工经济平台就可以无风险地从零工劳动者和消

费者的交易金额中抽成或收取会员费。目前不论是众包平台还是按需服务平台，占据稳定的行业份额

后所收取的平台费率普遍都在20%及以上。其中，MTurk收取劳动者和消费者交易金额（包含奖金）的

20%（在所使用的劳动者人数高于10人时为40%）作为平台使用费用②，Uber抽取交易金额的25%作为平

台使用费用③。家政服务平台Care.com则向消费者收取每月约23英镑的会员费④。这使得零工经济平台

企业以极少的雇员薪酬和福利支出取得了惊人的营业收入。有研究利用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估计，

通过将员工界定为独立承包商而非雇员，美国的在线平台公司能够节省高达30%的劳动力成本[18]。

（二）借助平台直接数据和用户评分、评论实现效率

在借助“独立承包商”认定规避雇主法定责任的基础上，零工经济平台还通过以下两个机制取得资

本积累的效率：基于平台数据的算法自动管理与用户评分和评价机制。

使用零工经济平台的劳动者和用户可以通过发达的数字设备接入数字平台，这使得零工经济企业

可以获取和记录劳动者和用户的实时位置、劳动者的在线时长和成单率等信息。通过基于大数据和机

器学习的智能优化算法，按需服务平台可以根据劳动者和用户的位置及劳动者的接单状态、排名等信

息进行智能派单⑤，提高零工劳动者在线时间的整体排单率，以及整个按需服务网络的运行效率。此外，

广泛采集、处理和传递信息的数字平台还使得按件计费在零工经济的大规模运行中成为可能。例如，交

通运输按需服务平台可以迅速根据劳动者的实时位置信息计算其驾驶里程、驾驶时长和发生时刻，由

此确定包括里程费（分时段）、低速费、远途费等一系列计件费用分项⑥，以及相应的补贴和奖惩[19]143-145。

劳动众包平台也可以使用自动记录和生成的劳动完成情况信息（包括完成件数、服务被接受件数等信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三、七条。
②参见MTurk官方网站：https://www.mturk.com/pricing。
③参见Uber官方网站：https://www.uber.com/en-GH/drive/resources/payments/。此外，在计费不足最低标准时，乘客需按最低

标准支付而司机获得的收入不变，故而平台抽取的份额更高。
④参见Care.com官网账户升级页面提供的信息：https://www.care.com/en-gb/my-account/billing/enro ll。目前Care.com在

英国提供三种会员方案：单次购买1个月、3个月、12个月的每月会费分别为35英镑、23.33英镑和11.67英镑。
⑤目前，Uber、Deliveroo、滴滴、美团外卖、58到家都使用智能派单系统。
⑥信息来自滴滴出行app“计价规则”栏目公开信息（2019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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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确定劳动者应得的报酬。简而言之，零工经济平台使用平台数据和算法进行自动管理（Auto Man-

agement），替代了低效的管理人和科层制，以低成本实现了高效率的大规模即时交易匹配和精细的计

件分包。

零工经济平台引入用户评分和评论机制，将对劳动者服务的“质量控制外包”[20]597给了用户，以极

低的成本实现了对劳动者工作情况的日常、高效监督和激励，取得了劳动者的持续努力。在每一次服务

结束后，购买服务的用户都被请求对服务提供者进行评分和评论。随后，用户评分将通过特定算法计入

司机的最终评分中，评论则通常会在服务提供者信息页面的显著位置进行展示。由于劳动者获得的薪

酬和奖励与用户评分密切相关，同时也影响其获得新工作的可能性，劳动者通常付出额外的努力（给予

物质好处、情感付出或将任务做得超出标准）以取得用户的好感[19]144[21]55，从而获得高评分和正面评论。

而这些额外努力的成本完全由劳动者自身承担；平台无需付出任何成本就取得了司机的持续额外努

力。同时，由于劳动者在评分较低的状态下进行服务获得收入也将较低，而用户通常支付与高评分劳动

者提供服务时相同的价格。这样，平台就取得了劳动者收入降低导致的额外剩余。

（三）通过控制直接劳动过程及其结果进一步促进积累

零工经济平台通常只是作为数字中介从服务购买者向劳动者支付的费用中抽成[7]14。为了进一步

促进自身的资本积累效率，它需要扩大通过平台达成的交易数量。由于零工经济平台上的劳动力供给

通常大于需求[22]572，扩大通过平台达成的交易数量的努力，就表现为扩大消费者对于所交易服务的需

求、提高其对该平台的使用意愿，并且保证有足够的劳动者在平台上工作的努力。为达成以上目的，除

对双方进行差异性补贴外，零工经济平台通常通过一系列机制设置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及其结果进行

干预和控制。

就扩大消费者需求和提高其使用意愿而言，平台主要是在对消费者进行补贴之外，通过一系列机

制设置控制劳动者接到派单后的成单率、劳动效果（等待时间、服务速度与质量等）和服务态度。第一，

按需服务平台的智能系统根据交易双方的位置等信息进行智能派单[23]132，并对服务执行过程进行优化

（例如交通和送餐按需服务平台进行路线的实时规划[23]142-143）。第二，设置劳动者的最低成单率标准，或

将成单率纳入薪酬奖惩的评定指标[19]144。第三，通过引入用户评分和评价，设置最低评分标准并使评分

与薪酬奖惩和派单优先度挂钩，来控制劳动者的劳动效果和服务态度。

零工经济平台（尤其是在存在同业的强劲竞争对手时）还需要保证有足够的劳动者在平台上工作。

在对劳动者进行适当补贴外，对于按需家政服务这类可以不经平台直接进行联系的零工劳动，零工经

济平台可以调取定位信息以避免用户和劳动者绕开平台进行私下交易[21]54。零工经济平台还通常不允

许评分和评论在平台间的转移。由于积累的评分和评论往往是零工劳动者工作可及性和收入的重要决

定因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平台对于劳动者的控制[19]145。

布雷弗曼在研究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时，曾这样评论科技革命和管理变革导致的劳动退化：“劳

动本来是这种过程（即劳动过程）的主观要素，如今降到了从属地位，成为管理部门所指挥的生产过程

的一种客观要素”[24]152。在布雷弗曼后四十余年，由数字技术的发展所主导的技术变迁和管理变革，进

一步导致了劳动的退化与贬值。在零工经济平台这个新的“虚拟流水线”[25]18上，劳动者取得了表面的自

主性和灵活性，但这种自主性与灵活性通过生活的压力，迫使劳动者主动选择了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

高的劳动强度。劳动者成为了数字平台和算法的机械延伸，成为了平台和算法所管理的一种呼之即来、

挥之即去的客观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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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零工经济对各类劳动者的影响：灵活性与不稳定化

零工经济作为数字时代的包买商经济，通过基于高效算法所构建的零工经济平台，实现了对于按

需劳动的大规模众包或即时匹配。这极大地降低了进行各类工作所需的信息、技能、资格等类型的门

槛，为一些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灵活工作机会和更大的市场需求。但是，对于占据多数的低技能全职零

工劳动者而言，“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是这种高度灵活性的代价”[26]653。在激烈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27]2中，低技能全职零工劳动者不得不进行自我规训，主动选择工作和生活间界限的模糊和越

来越强的自我剥削，日益陷入不稳定化（Precarious）的生存困境。

（一）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兼职劳动者：灵活性和收入提高

许多研究显示，能够“自主安排工作时间”和“为自己工作，做自己的老板”是劳动者参与零工经济

的重要原因[19]142[28]7。但事实上，这种灵活性对于经济相对独立的高技能劳动者及兼职劳动者和依赖于

零工经济的全职劳动者造成了大不相同的影响。

对于许多具有较高专业技能的劳动者（例如在线商务顾问、在线法律顾问等），数字平台的信息传

播和匹配效率显然增加了他们通过专业技能赚取收入的可能。例如，零工经济不仅给传统的独立商务

顾问和法律顾问提供了更大的市场需求，也为医生或程序员等全职工作者创造了类似于私人医生和家

庭医生、按需软件开发等收入较为丰厚的工作选择。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调查，在线零工经济参与者中

从事专业和商业服务（Professional and Business Services）、教育和健康服务业（Educational

and Health Services）的比例达47%①。另一项调查则显示，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全职独立工作者

从2011年的约1.9万人上升到2018年的3.3万人[28]4。

此外，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所推动的新一轮标准化和模块化大规模分包，极大地降低了进行

各类工作所需的信息、技能、资格等类型的门槛，并允许劳动者在一定程度内自主选择工作的时间。这

给予了低技能兼职劳动者更多的工作选择和更灵活的时间安排，使其可以在零工经济中获得一定的补

充收入。较低的门槛也给予了缺乏劳动技能[19]147、健康状况限制、教育水平不高或有犯罪记录[29]等竞争

力较低的劳动者参与工作的机会。据对劳动众包参与者参与原因的调查，众包劳动者中约有32%表示是

因为众包劳动可以带来额外收入，还有22%表示是因为自己更愿意在家中工作。此外，还有10%的受调

查众包劳动者表示健康状况的限制是参与劳动众包的原因[7]xvi。还有一些劳动者是出于爱好、社交需要

或对零工经济的好奇而参与零工经济。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低技能零工工作报酬的下降，因为兴趣爱

好或补充日常收入参与零工经济的劳动者倾向于退出[29]。

（二）低技能全职零工劳动者：工作不稳定化与去灵活化

依赖于零工经济平台的低技能全职劳动者，则面临工作的日益不稳定化和灵活工作的“去灵活化”[21]53。

这主要体现在劳动收入的不稳定性、工作日程（Work schedule）的全职性和不稳定性两个方面。

低技能零工劳动者首先面临着劳动收入的不稳定性。这一方面表现为不稳定的工作可及性（Work

Availability），另一方面表现为平台补贴和奖励规则的频繁变更导致的劳动所得迅速下滑。对于众包

劳动者而言，工作可及性的不稳定意味着难以找到足够的与自身资质符合且报酬较高的任务，同时不

同时期合意任务的数量是无法预计的。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88%的受调查众包劳动者想要工作更长

时间，平均而言他们希望花比目前多近一半的时间从事众包工作。由于合意任务的缺乏，约有49%和

①数据由美国劳工统计局《以数字设备为中介的就业》调查报告的表1计算得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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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的受访者分别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和三个及以上的众包平台上接单[7]xviii。但由于全球众包带来了激

烈的逐底竞争，对在生活成本较高国家生活的低技能零工劳动者而言，这种努力仍然无法确保一个可

以维持日常生活的、稳定的最低收入水平。对于按需服务劳动者而言，工作可及性的不稳定主要表现为

评分不高时难以拿到足够的订单，甚至可能因评分较低（例如低于4.6/5分）或接单率较低（例如低于

85%）而被平台取消接单资格[26]674[31]12。

零工经济劳动者劳动所得的迅速下滑可以以在线打车按需服务业为例得到说明。在各在线打车平

台的扩张阶段，它们对司机的补贴和奖励十分高，司机的小时工资可能高达34美元/时[29]。但在随后多

次进行薪酬设置变更和费率调整后，打车按需服务业的零工劳动者劳动报酬直线下滑。据MIT在2017

年2至9月的调查，优步和来福车（Lyft）司机扣除车辆运营和维护费用后每小时所得的中位数仅为

8.55美元，其中54%的司机每小时驾驶所得甚至低于所在州的最低工资标准[32]2。家政按需服务行业和

按需送餐服务业的零工劳动者也面临收入的持续低迷。以58到家平台上北京地区的清洁服务为例，日

常清洁服务的价格为35—40元/时。按照平台抽成约20%的惯例计算，劳动者不计平台补贴的薪酬可能

只有30元/时左右，平均而言略高于北京市2018年最低工资标准①。同样，据研究，澳大利亚Deliveroo

平台上受访的大多数送餐员得到的每小时收入也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31]10。对众包劳动者而言，收

入的不稳定性更加严重。调查显示，当仅考虑付薪的众包劳动时间时，受访者平均每小时收入为4.43

美元/时；当将不付薪的劳动时间（例如搜索工作机会的时间、被拒绝支付的任务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也

考虑在内时，每小时收入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则仅有3.31美元和2.16美元[7]50。这远远低于劳动者所在

国的最低工资标准。

零工经济对劳动者更为隐蔽的影响是使工作日程进一步不稳定化，并通过平台薪酬机制设置促使

劳动者自主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这加剧了工作和生活界限的模糊，并导致了灵活工作的“去灵活

化”。例如，中国某大型在线打车平台曾设置“优秀司机额外翻倍奖”，即“司机当周成单率60%以上，当周

完成80单以上，且当周评分4.8分以上，平台额外奖励当周基础车费的80%，上限为2000元”[19]144。来福

车也经常设置类似于“周一凌晨五点到周五凌晨五点间完成34单，领取63美元奖金”[33]的一系列“挑

战”。由于司机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平台的奖励或补贴，负有经济压力的司机们往往主动选择提高工作

强度，上线更长时间以寻找接单机会。家政按需服务业的劳动者面临的工作日程不稳定性更为显著。以

中国某家政按需服务平台为例，“劳动者需向企业承诺每周6天，每天早8点到晚8点的服务时间段

……企业通过技术匹配使小时工的服务时段基本被填满”，并且只要用户下单劳动者就无法自行取消

订单[21]53-55。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声称的“灵活性”只能起到安慰作用[26]662，零工经济劳动者为了挣得足够

的收入或符合平台的要求，必须延长在线的劳动时间，主动选择工作与生活界限的模糊。而工作日程的

不稳定性和去灵活化[21]53将导致劳动者面临显著的工作和家庭间冲突，并最终影响劳动者的身心健康[34]25。

（三）社会保障（Social Protection）机制和双向制约机制的缺乏

无论是兼职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还是低技能劳动者，他们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困境。一是平台企

业通常将劳动者定义为独立承包商。被视为独立承包商的劳动者“不为平台企业的福利计划所覆盖，也

不享有受法律保护的加入工会或集体谈判的权利”[35]4。调查显示，参与劳动众包的零工经济劳动者中

只有约60%享有健康保险，约35%享有养老金或退休计划。而这大概率来自于劳动者的其它工作、家庭

①服务价格数据来自58到家app的公开信息，工作日和周末的服务价格相同。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北京市
2018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2018年北京市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4元/小时，法定节假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56
元/小时（以上标准包括用人单位及劳动者本人应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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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的工作福利或政府支持的普惠福利。同时，越依赖于众包平台的劳动者享有的社会保障越少。在众

包劳动是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中，仅有16%享有退休计划；而在众包劳动仅是补充收入来源的劳动者

中，这一比例达到了44%[7]xviii。

二是零工经济平台并非简单的信息中介；相反，平台积极地制定规则，并利用平台产生的直接数据

及用户的评分和评论，对零工劳动者进行严格的挑选和监督。零工经济平台可以由于劳动者评分或成

单率低于标准而停止劳动者账号的使用权限，并频繁调低奖励和补贴水平、更改服务要求等一系列规

定，而劳动者对平台的这些行为仅能选择“接受”或“退出”。除在与平台的博弈中处于绝对劣势外，零工

经济劳动者往往相对于服务购买者缺乏谈判能力。这是因为评分和评论系统往往是单边的，仅允许用

户对零工劳动者进行评分和评价[36]16[7]79，并且和劳动者能获得的薪酬密切挂钩。劳动者通常无法对于

不良评论进行反驳[37]4396，因此难以拒绝如完成额外任务等不合理的要求。即使一些平台允许用户和劳

动者进行双向评分评论，但由于用户的利益受到劳动者评分的影响很小，这也只是一种“看似公平”的

“不公平规则设计”[19]144。在劳动众包平台上，劳动者所提交的任务还有可能会受到任务发布者的不合

理拒绝。调查显示，“近90%的受访者报告他们提交的任务曾被拒绝支付”，“仅有12%的劳动者认为自己

经历的所有拒绝支付都是合理的”[7]74-75。此外，“平台的用户对于劳动者的不良评价将影响劳动者获得

新工作的可能性”，而用户并不需要为作出不良评价而给出理由，劳动者也通常没有任何有效抗议或申

诉的渠道[7]74-76。

正如美国国家就业法项目副主任所言，“尽管不同平台之间可能存在许多差异，但是有一点无疑是

相同的：它们都尽力将风险转嫁给执行服务的劳动者，同时将财富集中到运营平台的企业所有者手里”[35]4。

四、结 语

借助发达的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零工经济沿着资本追求弹性积累的模块化分包和点对点外包这

两个方向发展而来，形成了众包经济和按需服务经济两种类型。无论是哪类零工经济平台，都将劳动者

界定为独立承包商而非雇员从而规避雇主法定责任，并引入“按件计费”制度和激烈的竞争来获得源源

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和交易金额抽成收入。此外，零工经济平台还利用平台直接数据和用户的评分和评

论，使用高效的算法进行自动管理，取得了对于劳动者整体的控制和劳动者的持续高强度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未经管制的零工经济并没有自动带来劳资双赢。高技能劳动者的确受益于零工经

济平台带来的信息广泛传播和匹配，经历了需求的增加和总收入的提高。对于兼职劳动者而言，零工经

济降低了许多工作的门槛，提供了更多具有灵活性的工作选择和更高的总收入，却也引入了激烈的竞

争，使他们不得不面对极低的小时工资。低技能劳动者通过出卖法定雇员保障获得了表面的灵活性，迫

于生活和竞争的压力却不得不牺牲这种灵活性，主动选择了工作时间的延长和更强烈的自我剥削，面

临着收入的不稳定和工作日程的全职化与不稳定化。此外，这三类劳动者都共同面临着社会保障缺乏

以及双向制约机制缺失的问题。风险和成本被轻易地转移给了劳动者，巨大的财富则集中到了平台所

有者手中。

随着零工经济给劳动者带来的后果逐渐显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已出现一系列诉

讼、激烈的争论和深刻的反思①。但不可否认的是，零工经济借助数字平台进行的劳动大规模社会化组

织，为社会提供了许多便利，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借助数字平台进行劳动组织的零工经济，

①可以参考Comparative Labor Law and Policy Journal为讨论零工经济相关问题发行的专刊（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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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成为未来社会劳动组织方式的先声。我们需要做的是破除萦绕在基于数字零工经济之上的“灵活

用工”“劳资双赢”的光环，正面应对零工经济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冲突。在全面考察零工经济对

劳动者的影响后，综合考虑劳资双方利益，对方兴未艾的零工经济进行引导和规制，才能真正实现劳资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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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Zero-labor Economy a New Type of Win-win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Xie Fu-sheng, Wu Yue

Abstract: With the digital platform that can collect and match information extensively, the zero-labor economy realized
the large-scale organization of crowd-sourced labor and on-demand services. It is a new type of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tha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capital elasticity accumulation. In the zero-labor economy, workers are free to choose working hours,
but they need to accept the status of“independent contractors”and pay the price of lack of social security. The zero-labor econo⁃
my provides more flexible jobs and higher total income for highly skilled workers and part-time workers. Low-skilled full-time
workers are forced to choose the extension of working hours and the increase of work intensity due to the pressure of life and com⁃
petition, and increasingly face the instability of income and work schedule. Only by considering the multi-party interests to regu⁃
late and guide the zero-labor economy, can the zero-labor economy that applies new technologies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Key Words : Zero-labor Economy; Elastic Accumulation; Instability; Digita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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